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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個
周
五
收
到
一
封
意
外
來
信
。
一
看
，
寫
信
人
是
本
地
一
對
老
夫
妻
，
說

是
自
己
有
個
家
傳
的
中
國
杯
子
，
上
周
美
國
著
名
的
巡
迴
﹁古
董
鑒
定
節
目
﹂

（A
ntique

Show

）
正
好
來
到
州
府
，
他
們
帶
去
讓
專
家
一
看
，
據
說
是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古
董
。
可
是
上
面
有
兩
個
漢
字
和
一
對
﹁神
奇
動
物
﹂
，
他
們
不
知

道
是
什
麼
，
想
讓
我
幫
着
看
一
下
。

老
夫
妻
住
的
地
方
是
小
鎮
﹁五
月
花
﹂
老
人
院
的
一
部
分
。
這
個
老
人
院
的

住
戶
，
有
的
住
在
本
部
的
公
寓
房
裡
，
有
的
則
獨
門
獨
戶
，
居
住
在
社
區
的
連
體

別
墅
中
，
有
自
己
獨
立
的
房
子
和
車
庫
。
按
門
鈴
的
時
候
，
我
注
意
到
門
邊
主
人

種
的
太
陽
花
，
五
彩
斑
斕
，
在
風
中
簌
簌
搖
擺
，
不
過
可
能
是
今
年
最
後
一
茬
了

吧
。

開
門
的
是
給
我
寫
信
的
老
太
太
，
估
計
年
過
八
十
了
，
個
子
挺
高
，
黃
色
的

短
髮
，
穿
着
淡
色
小
花
的
短
袖
襯
衫
和
牛
仔
褲
。
她
很
客
氣
地
接
過
我
的
外
套
和

帽
子
，
邀
請
我
到
沙
發
上
坐
下
。
我
打
量
了
一
下
，
客
廳
裡
牆
上

掛
着
許
多
花
卉
和
樹
木
的
油
畫
，
一
張
靠
牆
的
立
櫃
上
則
擺
滿
了

大
大
小
小
幾
十
張
人
物
照
片
，
而
且
看
起
來
都
是
﹁肖
像
﹂
藝
術

照
。

老
太
太
一
早
就
在
沙
發
上
放
好
了
放
大
鏡
和
要
我
看
的
杯
子

。
她
告
訴
我
，
古
董
專
家
說
這
是
用
犀
牛
角
雕
的
，
來
自
明
清
之

間
的
中
國
。
我
問
她
這
個
杯
子
從
何
而
來
，
她
說
是
母
親
當
年
讓

在
越
南
當
護
士
的
阿
姨
帶
個
杯
子
回
來
，
湊
巧
得
到
的
。
而
且
，

老
兩
口
這
次
去
參
加
﹁古
董
鑒
定
節
目
﹂
一
共
帶
了
四
樣
東
西
，

這
個
杯
子
是
臨
時
起
意
，
最
後
隨
便
加
進
去
的
。
不
料
一
鑒
定
，

還
是
這
個
中
國
杯
子
最
值
錢
：
專
家
說
，
如

果
不
是
杯
子
有
損
壞
，
可
以
賣
到
六
萬
美
元

，
現
在
可
能
值
三
萬
左
右
。

這
個
杯
子
看
起
來
有
點
年
頭
了
。
通
體

呈
棕
黃
色
，
形
狀
有
點
像
漏
斗
，
握
在
手
中

分
量
很
輕
。
杯
子
開
口
是
梯
形
的
，
長
度
大

約
有
七
八
厘
米
，
一
端
有
兩
個
獸
頭
。
另
有

橢
圓
形
的
底
座
，
和
柱
型
杯
身
連
接
。
老
太
太
說
，
底
座
好
像
摔

斷
過
，
後
來
又
用
膠
水
黏
上
了
，
那
兩
個
漢
字
就
刻
在
橢
圓
型
的

杯
底
。
我
用
放
大
鏡
看
了
一
下
，
好
像
是
﹁宣
武
﹂
兩
個
小
篆
，

裡
面
還
隱
隱
約
約
地
有
紅
色
的
印
泥
，
我
猜
想
這
曾
經
被
用
為
印

章
。
至
於
那
兩
個
動
物
的
頭
像
，
我
猜
想
是
﹁睚
眥
﹂
，
傳
說
中

掌
管
刑
殺
、
有
怨
必
報
的
龍
的
九
子
之
一
。
因
為
這
兩
個
動
物
龍

頭
狗
身
，
符
合
傳
說
中
睚
眥
﹁龍
頭
豺
身
﹂
的
形
象
，
又
和
﹁宣

武
﹂
二
字
的
意
思
相
合
。
當
然
，
我
不
是
古
董
專
家
，
這
些
都
只

是
個
人
猜
想
。

鑒
定
完
畢
，
我
們
聊
起
家
常
來
。
老
太
太
說
他
們
是
得
克
薩

斯
人
，
不
過
她
的
先
生
（
我
沒
見
到
）
是
病
理
學
專
家
，
過
去
為

美
國
一
家
大
種
籽
公
司
工
作
。
所
以
他
們
長
期
居
住
國
外
，
曾
經

在
埃
及
、
拉
美
等
地
推
廣
農
業
。
二
○
○
八
年
她
的
先
生
因
為
心
臟
病
動
了
大
手

術
，
他
們
決
定
找
個
老
人
院
住
下
。
比
較
了
一
下
生
活
質
量
和
開
銷
，
他
們
最
後

選
擇
在
﹁五
月
花
﹂
落
戶
。
如
今
在
這
裡
住
了
將
近
兩
年
，
他
們
覺
得
生
活
很
愜

意
，
老
太
太
還
常
興
致
勃
勃
地
到
我
校
選
修
一
些
課
程
。

老
兩
口
兒
孫
滿
堂
，
已
經
有
了
重
孫
了
。
老
太
太
談
起
家
人
，
不
無
自
豪
，

說
他
們
都
是
﹁優
良
公
民
﹂
。
他
們
有
三
個
兒
子
，
一
個
是
律
師
，
另
一
位
是
銀

行
家
，
第
三
個
兒
子
是
護
士
。
兩
個
孫
女
都
上
我
校
，
一
個
去
年
畢
業
，
另
一
個

是
我
校
二
年
級
的
學
生
。
立
櫃
上
的
照
片
就
是
家
人
的
肖
像
。
不
過
，
她
的
一
位

兒
媳
是
理
療
師
，
又
是
美
國
邊
防
自
衛
隊
的
成
員
，
今
年
十
一
月
就
要
去
阿
富
汗

服
役
，
一
年
後
才
能
回
來
。

因
為
一
個
杯
子
引
發
的
這
次
意
外
邂
逅
，
也
讓
我
了
解
了
一
個
美
國
家
庭
的

悲
歡
憂
樂
。

二○一○年冬天，
史學 「牛人」錢穆的文
集終於要在大陸問世了
，錢穆的遺孀錢胡美琦
對出版只有一個要求：
一字不改。這是自信，
也是尊嚴，是坦誠，也

是執著，錢穆大師的家人有資格提出這一
要求。的確，時下史學界能與錢老對話者
少如鳳毛麟角，更不待說那些史學造詣不
深的編輯，如果萬一被出版社編輯胡亂刪
減，篡改本意，謬種流傳，那還不如乾脆
不出。

「牛人」們似乎都有這樣的自信。季
羨林有本《清華園日記》，是他在清華讀
三、四年級時的日記，印數極少，很少有
人注意，但那是部真正顯示大家風範的日
記。季老在序言中說： 「我的日記是寫給
自己看的，能夠出版是當時做夢也沒有想
到的。我看到什麼就寫什麼，想到什麼就
記什麼，一片天真，毫無謊言。」 日記中
他記了對今天已成為文化大名人某的微詞
，記了戰爭年代自己的恐怖與貪生，甚而
無聊時逛街後產生的性幻想都赫然在目。
當日記出版時，有關方面建議做適當刪節
。季老不同意，堅持實事求是， 「一字不
改」。為了存真，還出了影印本。季老說
，他這是赤條條地走向舞台， 「目的是向
讀者獻上一份真誠」。

物理界 「牛人」、諾貝爾獎獲得者楊
振寧，也對人提出過 「一字不改」的要求
。二○○五年年初，《自然雜誌》收到楊
振寧的電子郵件，郵件中寫道： 「編輯先
生：翁帆翻譯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希望
《自然雜誌》能發表。要求不改一字，使
用全部照片。楊振寧。」 譯稿名為《紀念
奧本海默──老師，偉人》」作者是美國

物理學家愛‧傑爾居埃，對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在上世紀三
十年代與研究生的關係作了生動的描述。文章是翁帆譯的，
楊振寧修改的，同時還有楊振寧給文章作了七個註解和後記
，文章不僅通達流暢，而且頗具資料性的價值。楊振寧要求
「一字不改」，自然有其道理，絕不是以牌子來壓人。

敢要求 「一字不改」的 「牛人」，除了學術造詣高深外
，多是特立獨行、敢於堅持真理、不屈服權勢者。一九四○
年，陳獨秀完成《小學識字教本》，這是一本有很高學術價
值的專著。是時，他剛出獄，經濟極度困難，衣食無着，出
版社給他預支了二萬元稿費，但提了一個條件，希望把書名
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並說這是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意
思。雖然 「龍游淺水」但仍 「龍性難馴」的陳獨秀卻倔強表
示，一字不改，寧可此書不出版，寧可餓死，稿費退回，也
不屈從於權勢，因而使出版擱淺。這就是陳獨秀直到逝世終
於未能見到他孜孜以求的《教本》出版的原因。

敢說 「一字不改」的 「牛人」，不僅僅是個人自信和尊
嚴的表示，自我感覺超好的體現，更需要的是學養深厚，研
究功力過人，具有嚴謹的科學精神，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
還得有不屈服權勢、不媚俗的錚錚硬骨。我們希望學界能多
出幾個敢於要求 「一字不改」的 「牛人」，出一些學富五車
、才高八斗的權威泰斗，那將是學界之幸，學術之幸。

有一位當代作家認
為魯迅算不得作家，理
由是他沒有寫過長篇小
說。此論是否公允，姑
且不論，但可以看出的
確存在一種看法，認為

在文學中長篇小說是獨佔鰲頭的。在我看來
，散文卻具有小說難得有的特點，通過它更
易形成讀者和作者之間的互動。寫散文時，
作者可以很方便地 「站出來」說話，小說卻
因體裁牽制，總得先營造一個情境，作者才
能把心裡的話講出來。因之，若小說作者功
夫稍有欠缺，或讀者 「根基」不厚，兩者之
間便難免 「捉迷藏」。譬如，《戰爭與和平
》是部好的長篇小說，但讀得 「懂」的人到
底有多少？

如果把文學比作一個園林，即使只有長
篇小說才是牡丹花，散文也如同桂花樹，牡
丹的艷麗豈可取代桂花的清香？

《岳陽樓記》是古今傳誦的名篇。范仲
淹用濃墨重彩出色地描寫了在岳陽樓上所能
見到的景物，通過不同景物與不同的思想感
情的對比，借 「古仁人」的形象，來表達自
己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的
生活理想。這是一篇既有文采又有章法的散
文。譬如，你讀它 「春和景明」的一段：
「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

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二十四字裡面
有景，有情，有色，有聲，有漁人的歌唱，
也有作者的感想。作者為了宣傳自己的生活
理想，不是用乾巴巴的口號或論文，而是用
美的文字將美的意境提升了三次：先是有景
物之美，形象逼真，讓你身臨其境；而後有
情感之美，托出一種精神氛圍，讓你流連體
味；最後還有哲理之美，讓你信服一個不得

不信的道理。
散文描寫人物時也不會比小說遜色，讀過《記梁任公先

生一次演講》這篇千字文的讀者都會有此看法。梁任公是個
什麼樣子？讀兩段你就會一目瞭然： 「他走上講台，打開他
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
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 『啟超沒有什麼學問──』 ，眼睛
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 『可是也有一點嘍！』 這樣謙虛
同時這樣自負的話是難得聽到的。」 「先生的演講，到緊張
處，便成了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
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 『桃花
扇』 ，講到 『高皇帝，在九天，不管……』 那一段，他悲從
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
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 『劍外忽傳收
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先生又真是於涕泗交流之中
張口大笑了。」 讀到這裡，那位 「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
已經在和你 「面對面」。據此，你也可以了解散文作者梁實
秋不凡的文字功夫。

散文還可以描述波瀾的社會生活，《牛棚雜憶》就是一
篇。它在散文史上是空前的，我們真希望它也是絕後的。為
什麼會產生這篇傳世之作，作者季羨林寫在卷首的 「祝詞」
就是答案： 「這一本小書是用血換來的，是和淚寫成的。我
能夠活着把它寫出來，是我畢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給後代
的最佳禮品，願它帶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間吧。它帶去的不是
仇恨和報復，而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照見惡和善，醜和美
，照見絕望和希望。它帶去的是對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一
片赤誠。」要了解中國的人一定要了解中國的昨天，要了解
那剛剛被翻過的一頁，不能不讀一讀《牛棚雜憶》。

李
莊
古
鎮
距
今
已
有
一
千
四
百
六
十
年
建
鎮
史
，
素
有

﹁萬
里
長
江
第
一
古
鎮
﹂
之
稱
。
李
莊
依
長
江
繁
衍
生
息
，
形

成
了
﹁江
導
岷
山
，
流
通
楚
澤
，
峰
排
桂
嶺
，
秀
流
仙
源
﹂
的

自
然
景
色
觀
。
由
廟
宇
、
宮
觀
、
殿
堂
組
成
的
﹁九
宮
十
八
廟

﹂
，
中
國
營
造
學
社
舊
址
、
保
存
完
好
的
古
街
古
巷
、
眾
多
的

古
民
居
四
合
院
以
及
被
譽
為
李
莊
﹁四
絕
﹂
的
旋
螺
殿
、
奎
星

閣
、
九
龍
石
碑
、
百
鶴
窗
，
形
成
了
李
莊
獨
特
的
古
民
居
文
化

和
獨
特
的
建
築
風
格
。

鎮
上
古
街
酒
肆
茶
樓
，
商
店
林
立
，
繁
華
熱
鬧
。
現
仍
保
存
明
、
清
古
鎮
的

格
局
和
風
貌
，
兩
旁
多
清
代
建
築
，
風
火
山
牆
高
聳
，
雕
花
門
窗
，
古
色
古
香
。

院
落
間
有
幽
深
的
小
巷
。
臨
江
碼
頭
，
有
石
板
階
梯
層
層
疊
疊
而
上
，
通
往
大
街

，
具
有
濃
厚
的
川
南
地
方
民
族
特
色
。
古
建
築
群
中
的
木
雕
石
刻
做
工
精
細
，
栩

栩
如
生
。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
一
九
四
○
年
，
李
莊
以
一
紙
電
文
﹁同
大
遷
川
，
李
莊

歡
迎
，
一
切
需
要
，
地
方
供
應
﹂
迎
來
了
國
立
同
濟
大
學
、
中
央
研
究
院
、
中
央

博
物
院
、
中
國
營
造
學
社
、
金
陵
大
學
、
文
科
研
究
所
等
十
餘
家
高
等
學
府
、
科

研
機
構
遷
駐
李
莊
。
知
名
專
家
學
者
雲
集
，
使
這
裡
成
了
抗
戰
後
方
的
文
化
中

心
之
一
。
包
括
梁
思
成
、
梁
思
永
和
童
第
周
等
大
批
學
者
雲
集
李
莊
，
使
李
莊
這

個
不
足
三
千
人
的
小
鎮
陡
增
人
口
達
一
點
一
萬
餘
人
。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數
千
箱
珍

貴
文
物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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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團臍十月尖，持螯
飲酒菊花天」，重陽一過，菊
花正黃，養蟹的侄子特意託人
從鄉下捎來二十多隻大閘蟹，
無論公母，一律金毛白肚，青
殼尖爪。一蒸出來，馬上就有

饞人的蟹香直撲眉宇，紅彤彤的無腸公子全都肥得
頂開了蟹殼背，甘而膩，鮮而香，白似雪，黃似金
，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味道真是好
極了。

面對如此美味，可把我家小姑娘高興壞了。大
快朵頤，連吃了幾頓，滿嘴的蟹黃蟹肉，實實在在
地過了把饞癮。還有七八隻稍小一些的，小姑娘不
樂意吃了，說太費勁，乾脆熬蟹油吧，蟹油下麵條
，最喜歡了。

一聽這話，我就皺眉頭：誰不知蟹油鮮美，但

掏蟹膏剔蟹黃，煩人哪。
岳父卻不以為然，樂呵呵地說：只要我孫女喜

歡，有什麼好煩的，熬蟹油就是！
說幹就幹。岳父繫上圍裙，找來刷子，先是洗

，再是刷，又一隻隻五花大綁後，上籠屜蒸好。這
才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捉住一隻金紅誘人的螃蟹，
揭開蓋，用了一把粗長的竹籤，剔出橘紅的蟹黃，
又折斷蟹足，小剪刀鉸去足尖，這才用更細的小竹
籤，輕輕地掏乾淨裡面的雪白蟹肉。又握住蟹身，
摘去 「蟹和尚」，慢慢地一點一點掏出玉白蟹肉以
及溫潤晶瑩的蟹膏——那可是我家姑娘最喜歡吃的
。如此再三，一隻螃蟹才算掏乾淨，桌上已是一堆
細碎蟹殼外加一隻空殼蟹鬥。岳父卻不嫌煩，不說
累，又捉住一隻 「鐵甲將軍」，剔，掏，挖，鏟，
勾，刮……待桌上堆起蟹殼的小山，八隻螃蟹總算
掏乾淨了。

一鼓作氣地生火，倒油，撒了薑米、葱花，將
預稱備好的豬油加入，鍋裡已是一片濃香。烈火烹
油之際，雪白金紅的蟹肉蟹膏蟹黃全部入鍋，稍稍
動兩下鏟子，鍋裡已是一片油花翻滾，紅紅白白的
螃蟹精華在油鍋裡潛伏，旋舞，升降浮沉，鮮香得
不能抑止的蟹油味道已是垂涎欲滴。加一點精鹽，
馬上出鍋，盛入高腰瓷缸或粗釉陶罐，涼透了，入
冰箱冷藏。

過後，下麵條，燉豆腐，煮餛飩，哪怕煮個青
菜湯，冰箱裡取出那凍得瓷實的淺黃色蟹油，挖上
一勺，入鍋，呵呵，那份鮮與香，甭提，你就美美
地品嘗吧。也許還可從湯湯水水中淘出一兩粒金紅
的蟹黃、雪白的蟹肉呢，過癮！

蟹油燒菜，黃金搭檔，真正的絕配——只是太
費功夫了。

魯迅是我最尊敬的作家之一，他
的作品讓我在思想意識和寫作技巧方
面獲得很大教益，但我對他在某些作
品中所表露的觀點卻不敢苟同，譬如
他對漢字的態度。

其實，魯迅和漢字極有緣分。他
少兒時代在三味書屋讀書時，所讀的書肯定是用漢字來
寫的；留學日本時他師從章太炎學文字學；在北京政府
教育部掛職時，經常跑去琉璃廠去購買碑帖來揣摩漢字
的筆劃和結構；他那些不朽的著作，都是用漢字寫出來
的；特別是後期在上海居住時，全靠用漢字寫作來維持
全家生活，而且活得並不困乏；儘管他的毛筆漢字書法
未必像郭沫若所說那樣，已經遠遠超過孫過庭、顏真卿
、柳公權、米芾、蘇東坡、黃庭堅而幾乎達到鍾繇、王
羲之、王獻之的水平（註），但卻自成一格，造詣甚深
。可是，他後來卻力主消滅漢字，實現文字拉丁化，為
此發表了極為尖銳的意見。這裡僅拿出頗有代表性的三
例來議論，並向有識者求教。

一九三四年八月，他在《漢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寫
道：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
，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
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
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漢字是 「我們」（指中國人）創造的， 「我們」的
確比漢字更為寶貴，然而漢字卻是 「我們」記事、表情

、達意、互相交流的最重要工具，它對促進民族的發展
、進步大有好處。試想，如果沒有漢字，屈原的《離騷
》，司馬遷的《史記》，唐詩，宋詞，元曲，還有他認
為 「含有豐富的寶藏」的《本草綱目》（魯迅：《經驗
》）等等，怎能流傳下來？現、當代作家的創作、科學
家的研究成果等等，怎能呈現出來？事實上， 「我們」
和漢字存在着血肉相連的關係，凡是 「還沒有喪心病狂
的人」，都應當持此認識。

同年十二月，他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進而表示
： 「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
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
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他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因為他認定 「勞苦大眾沒
有學習和學會（方塊字）的可能。」在歷史的長河中，
確有很多勞苦大眾由於沒有條件學習而成了文盲。但這
是社會的罪惡，怎能讓漢字來承擔？拉丁化只有二十多
個表聲的符號，學起來確是比方塊字省力，然而也必須
通過學習才有可能去認識和運用。不知他有沒有想過，
假如勞苦大眾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得不到提高，那也
將失去學習的機會，這一來，就算實現了拉丁化，不也
同樣產生大量文盲？

方塊字是 「愚民政策的利器」一說，太偏激了。果
如此，對這一 「利器」極有研究而又運用得極為巧妙的
魯迅，自己身處何地？漢字是 「病菌都潛伏在裡面」的
「結核」一說，同樣過分。果如此，他的小說《阿 Q

正傳》、散文《紀念劉和珍君》、雜文《論雷峰塔的倒
掉》，還有那被毛澤東認為 「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的詩句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至於
「孺子」是否應當理解為 「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不

在此議論）等等，不也都隱藏着對勞苦大眾極為有害的
「病菌」嗎？

他臨逝世（一九三六年十月） 「答救亡情報訪員」
時，更堅決地說：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理由是：
「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

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
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

那時，日寇早已佔領了我國東北並已進入了華北，
救亡運動正在全國風起雲湧，可是他竟為 「救亡」開出
這一令國人 「聰明起來」、 「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的
藥方，這實在令人費解。幸而他是人而不是神，這一預
言並不準確。如今，在他已去世七十多年的今天，方塊
漢字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由於成功地輸入計算機而增
添了生命力；中國也並沒有因為漢字的繼續存在而滅亡
。

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機械工程專家、教育家，原
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說得好： 「漢字是形、聲、義
相統一的象形文字。它不僅是符號，而且還是藝術，是
科學，是文化。科學研究表明，這種文字及以其構成的
語言，既能開拓人的左半腦，又能開拓人的右半腦，啟
迪右腦的原創性功能。」 （見《國魂凝處是詩魂》）漢
字何等值得珍惜！遺憾的是，我雖然是漢族的子民，但
對漢字卻認識得不多，理解得膚淺，運用得不精，書寫
得不好，因而常感羞愧，可是我始終熱愛它。現在，我
依然認為魯迅是很值得尊敬的作家，只不過不願為尊者
諱才敲出這篇小文而已─光是這一點就可以表明，
我並未喪心病狂。

（註）郭沫若在《魯迅詩稿》（影印本）序中說，
魯迅的書法 「遠逾唐宋，直攀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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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對魯迅一個觀點的議論 楊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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